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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回乡:“阿诗玛回家” 

与“新耕读传统”的重建 

——以“阿诗玛回家”为个案 

巴胜超
1
 

(昆明理工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3)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艺术介入乡村”渐成显学。而早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已有类

似“艺术介入”的实践，“文字下乡”就是一例。在文化旅游情景中，民国时期的“文字下乡”，在彝族撒尼人生

活中正以“文艺回乡”的方式在上演。“文艺回乡”与新耕读传统重建的可能性在于:与“艺术介入乡村”之乡建

相比，“文艺回乡”倡导以在地村民为主体，政府、艺术家、商人与村民协同，发掘本地文艺元素的当代价值，不

急功近利，循序渐进，不断摸索出符合本地实际的可持续性的文化产业化路径。 

【关键词】:文艺回乡 乡村建设 新耕读传统 阿诗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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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学界、业界围绕乡村建设的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等问题，开展了诸多战略

与政策研究，艺术家们也积极参与其中，且以“艺术介入”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使乡村建设的目标从“富裕乡村”走向了“美

丽乡村”。艺术介入社会建构，介入美丽乡村建设，颇有“中国式的文化复兴”之趋势:通过艺术复兴传统的中国“生活式样”，

修复乡村价值，将“旧文化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推动“乡土中国”走向“生态中国”的发展之路。［1］在积极肯定艺术介入

乡村建设的成绩与未来可能时，也该警醒:在进行艺术与乡村建设的时候，艺术家会不会粗暴地把城里人的认知，我们的价值标

准、我们的现代化观念去简单地套用在乡间。［2］各具特色的乡村文化共同体各有特点，文艺如何介入乡村，才能实现艺术创作

与乡村振兴的共舞?本文试以“阿诗玛回家”为个案回答这个问题。 

一、艺术介入与文字下乡 

美学家阿诺德·贝林特(Arnold Berleant)在考察美学中经验与理论之间关系的变化时提出了“艺术与介入”的概念:工业

化生产的技术创新以及现代世界的社会和感知的变革，对传统美学理论的“审美无利害”观念进行了反驳——审美情景以创造

性的、客观性的、欣赏性的和表演性的——结合成一个整体，它用介入替代无利害。［3］与之相对应的欧洲先锋主义运动，要求

艺术与实践联系在一起，强调艺术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方式。［4］在东方，有着千年耕读传统的中国、日本，艺术家围绕着乡村进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文化旅游情境中阿诗玛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研究”(14CH138);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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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在地性创作，呈现了艺术介入乡村的活跃图景，其中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的成功实践，在中国影响巨大。 

自2009年以来，有石节子美术馆计划、许村国际艺术节、碧山丰年祭、鳌湖老村、羊磴计划、贵州雨补鲁村创作、阳澄湖

地景装置艺术季、隆里国际新媒体艺术节、东莞道滘新艺术节、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乐从蒲公英艺术节等规模不一的艺

术介入乡村实践在中国展开。在城市化进程中，当代艺术家、当代艺术在乡村找到了艺术实验的舞台和活力，“地方政府对于

开发本地区资源也拥有积极的热情，对于旅游资源不甚突出的地区能否借助当代艺术的聚焦获得差异化的优势，继而赢得外界

的关注是部分地方官员思考的选项之一。”［5］ 

从当下备受关注的“艺术介入”案例往回追溯，其实早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已有类似的实践，“文字下乡”就

是一例。梁簌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之“新社会组织构造之建立”中，就大力推崇以乡农学校推行新知识下乡:“从前的乡约虽

有社学，但不过读书识字讲道理而已，不会像我们的乡农学校一样。我们的乡农学校很注重新知识，很注重社会的改进问题。”
［6］在梁簌溟看来，由校董会、校长、教员、乡民(学生)四部分合起来的乡村组织——乡民学校，意在形成解决乡村问题的主力

——乡村人。倡导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在《办好乡建学院的意义与要求》《乡村建设育才院的宗旨与今后的使命》中亦有详细论

述。费孝通对于“文字下乡”亦有辩证性的论述:“我绝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

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提倡

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

起来。”［7］17－18在《再论文字下乡》中，费孝通有这样的疑问:“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

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7］24 

从费先生所著《乡土中国》首次出版的1948年至今，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基础，在农村城镇化、文化旅游化、新农村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开始出现了诸多新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后乡土社会”的特点:“人们的生

计模式走向兼业化，乡村治理不断迈向公共管理，乡土文化在走向多元化”［8］，“走出乡土”［9］的可能性，也是新乡土性的表

征。而在我对彝族撒尼人“阿诗玛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却发现，民国时期的“文字下乡”，在彝族撒尼人生活中正以“文艺回

乡”的方式在上演，走出乡土的阿诗玛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又以“回到乡土”的“再地方化”景象［10］，呈现出“阿诗玛回

家”与“新耕读传统”重建的特征。 

二、“阿诗玛回家”与“新耕读传统”重建的三个案例 

在中国，《阿诗玛》最早于抗日战争时期由吴晗、光未然等文艺界前辈所发掘。最早对长诗《阿诗玛》的搜集整理，始于

杨放对《阿诗玛》长诗的片断翻译。大规模的搜集整理从1953年5月开始，当时由云南省人民文艺工作团组成了一个包括文学、

音乐、舞蹈等专业研究人士在内的十人小组，在路南县圭山区进行了两个半月的搜集、了解，共搜集到《阿诗玛》传说20份及

其他民间故事38份，民歌300多首［11］，最终于1954年出版了民间文学《阿诗玛》整理本。之后也不断有由不同翻译者、不同出

版社整理出版的《阿诗玛》面世。至今，彝族撒尼人的“阿诗玛”，经由文学文本的印刷、翻译、出版和改编，以及不同媒介

形态的传播成为“中国人的阿诗玛”，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通过石林景区的阿诗玛石峰等“阿诗玛文化”旅游宣介，呈现出

一种“世界的阿诗玛”之媒介图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寻找阿诗玛”之文化乡愁［12］的兴起，经由“阿诗玛文化”旅游所制造的阿诗玛导游［13］、吃住行游

购娱过程中“阿诗玛文化”的发明等，使《阿诗玛》从文学文本，逐渐扩大为消费文化文本。2006 年，《阿诗玛》作为民间文

学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作为民间口传叙事长诗的《阿诗玛》，在自上而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创

新发展语境中，大糯黑村的阿诗玛文化旅游、阿诗玛故乡“阿着底”的命名、阿诗玛与石林彩玉的新故事，以“阿诗玛回家”

的方式，探索着少数民族地区新耕读传统重建的可能性。 

(一)大糯黑村的阿诗玛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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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之前，基于大糯黑村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喀斯特地貌、石板房、彝族撒尼人及其文化风俗)的特色，陆续有写生绘

画、调研的师生、摄影师来大糯黑，但是吃住均不方便，村中少量有经济头脑的农户，将自家的庭院作为“接待点”，自发地

为这些散客提供吃、住服务。2005年，经昆明市旅游局和石林县旅游局批准，大糯黑村的5家农户开始在自家庭院内经营集吃、

住、娱为一体的“彝家乐”民族文化生态旅游项目，但是因为淡旺季明显，为了整合人力、物力资源，从事“彝家乐”的农户

成立了一个协会，约定淡季时各家各户独立经营，遇有较多游客时，大家一起分工协作，为游客提供吃、住、游服务。 

2008年，因为被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列为田野考察点，为了迎接与会嘉宾的考察，大糯黑村进行了道路、基础设施的提

升改造，新建了公厕，在村寨标志性地点(如密枝林、山神庙、阿诗玛文化课堂、刺绣家访点、毕摩家访点等)竖立标示牌，人

类学大会后，大糯黑的知名度逐渐提升，来游玩、调研的客源稳定增加。2013年，由县财政支持，大糯黑村新建了停车场，停

车场中心竖立了阿诗玛包头的石雕，沿停车场四周新建了商铺，重新设计了村中游玩线路等。 

2016年，经营彝王宴客栈的曾绍华和王春花夫妇尝试改变放磁带、碟片给客人唱祝酒歌的方式，牵头组织村中能歌善舞的

人，成立了“阿诗玛文化传承文艺队”，向1950年代排演过撒尼彝剧《阿诗玛》的老艺人请教，复排了传统撒尼剧《阿诗玛》，

以达到让游客在吃喝之外能更多地了解撒尼文化的目的。 

在石林撒尼村寨，并不缺少歌舞队，但是大多数歌舞队基本是自娱自乐，在农闲时，排练歌舞、琢磨乐器，只为休闲娱乐，

农忙时则继续日常农耕生活。相比大多数文艺队，“阿诗玛文化传承文艺队”主要是为游客表演献唱的，每位参与者每次表演

都有40元左右的劳务费，能为家庭带来一些收入。 

在“阿诗玛文化传承文艺队”里，有一位特殊的年轻人，半长的头发，常常扎起一个辫子，显得有些异类。他是文艺队里

最年轻的成员，也是文艺队的主持人——阿国。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阿国从昆明的驻唱酒吧回到大糯黑，在村子里

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酒吧——“火塘月色”。酒吧是老屋改造的，除了与音乐相关的文化符号，阿国还把许多农具安放在酒吧

中作为装饰。对于安静的糯黑石头寨来说，这样一个酒吧也许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对于来大糯黑写生创作的画家们来说，这

是他们喜欢的可以休闲放松的文化空间，啤酒、火塘、音乐、农具，正在谱写着大糯黑人传统农耕生活之外的新的可能。 

(二)阿诗玛故乡“阿着底”的命名 

根据《阿诗玛》原始资料，“阿着底”系彝族撒尼语，意思是“青山绿水环绕的富饶美丽的地方”，《阿诗玛》的故事主

要发生在“阿着底”，这并无疑问。但是“阿着底”在哪里，它指称的是一个多大范围的区域却存在较大的争议。在原始资料

的注释中，阿着底所在地理位置有三种解释:一说在大理，一说在曲靖一带，一说在罗平境内。而学者们则提供了更为复杂的解

说，认为不仅在云南境内的曲靖、大理、罗平、文山等地有“阿着底”，四川西昌、贵州境内也有以“阿着底”命名的地方。

至今，关于“阿着底”的地理位置，代表性说法有以下7种: 

1．“阿着底”是个随彝族各族群不断迁徙而不断改变地域指称的地名，其最后的落脚点是在石林圭山地区; 

2．“阿着底”是以人名命名的地名，是家支名——阿佐赤演化而来的地名［14］，是一个区域名; 

3．“阿着底”在大理; 

4．“阿着底”在四川西昌、在“滇、黔之际”、在罗平境内等; 

5．“阿着底”在曲靖坝子、曲靖附近、曲靖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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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着底”并不是某个特指的地名，而是一种对“坝子”的美称，这种美称还被撒尼人寓意为“死后灵魂归属的地方”; 

7．“阿着底”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村落，在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维则乡宜政村委会的“干塘子”村，阿诗玛就出生在这里。
［15］ 

前六种说法，“阿着底”的指称都是一个泛化的区域，而第七种说法，则将“阿着底”具体到一个实体的村落。2005年12

月26日，石林彝族自治县维则乡阿着底村就“喜气洋洋，欢庆阿诗玛故乡”正式由汉语地名“干塘子”恢复成彝语地名“阿着

底”。村民们认为，阿着底村以前叫“干塘子”村，其撒尼发音为“阿朵底”，“阿”是语气词，“朵”意思是“出”，“底”

是“坝子”。据当地老人讲，干塘子村西原来有个大水塘，塘子底会冒水，到雨季更是一片汪洋。20世纪50年代后，为解决耕

地被水淹没的问题，村中组织开槽放水，后来水就变干了，所以称其为“干塘子”。阿诗玛故乡恢复彝语地名，将进一步弘扬

民族文化，提升民族文化产品的知名度，有利于促进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16］ 

在“阿着底”命名为阿诗玛的故乡后，仅在石林县境内，其他村寨对阿诗玛文化资本的营建也逐渐表现出来。2016年年初，

笔者在石林县撒尼村寨进行调研，问及阿诗玛的故乡阿着底在哪里，田野报道人提供了各不相同的回答，将这些报道人认知的

“阿诗玛故乡”的地理位置总结起来，列表如下: 

表 1石林县“阿诗玛故乡”地理位置统计 

地点 特色 讲述者 理由 

西街口村 阿诗玛的故乡 虎志兰（《阿诗玛》叙事长诗

“非遗”传承人） 

“路南说阿诗玛的家在圭山，正二八经是在哑巴山（月湖村）

水塘铺交界，以前我老祖说的，我是听我老爹讲的，都有 360

年了”① 

月湖村 阿诗玛的故乡 昂秀兰（民间艺人） 2005 年，月湖被命名为“石林镇月湖彝族传统文化保护区”。 

大糯黑村 阿诗玛文化调研点 曾绍华（彝王宴农家乐老板） 
利用农家乐的经营模式，接待各种调研阿诗玛文化的学者、

绘画写生的画家。 

小糯黑村 《阿诗玛》撒尼剧 
何文珍（阿诗玛文化传承人

髙月明的弟妹） 
舞咏歌舞团撒尼剧《阿诗玛》中的演员、伴奏多居住于此地。 

额冲衣村 《阿诗玛》头像 黄永玉 
黄永玉先生笔下的阿诗玛的模特儿名叫“普兹苇”，住在

“耳勺衣”。 

小圭山村 《阿诗玛》叙事长诗 
金荣芝、普文昌（小圭山村

的民间艺人） 
很多撒尼音乐的民间艺人居住于此，很多音乐作品创作于此。 

革腻村 
阿诗玛的诞生地、阿

诗玛的公房所在地 

毕智光（革腻村村长）、毕光

辉（革腻村老年协会会长） 

村里有《阿诗玛》长诗中所涉及的“搓麻地”“洗线沟”“关

羊洞”“绵羊累积山”等地点和传说。 

 

在各村寨追逐“阿诗玛故乡”的地理标识过程中，阿着底村(干塘子村)的实践无疑最具代表性。阿着底村是宜政村委会下

的一个村，宜政村委会一共管理三个村，分别是:老寨、大海子村、阿着底村(旧称干塘子)。2005年，专家学者齐聚石林，经过

多方考察和论证，对于“阿诗玛的出生地‘阿着底’在哪里”这一“历史悬案”有了明确说法:就在石林彝族自治县维则乡的阿

着底村，泛指今天的长湖片区。据住在宜政村的叙事长诗《阿诗玛》国家级传承人王玉芳讲述，阿诗玛的家就在阿着底，也就

是干塘子边的山上，现在还有一块阿黑的地。2006年，为了让阿着底村在游客的视觉感知上更接近阿诗玛的故乡，村长组织了

一批农民画家，在石林农民画家毕文明、赵光亮的带领下②2，根据《阿诗玛》叙事长诗创作了美术作品共92幅，以壁画的形式表

                                                        
2①杜迪访谈《阿诗玛》传承人虎志兰的录音，2016年1月19日，石林县西街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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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石林阿着底的农家墙壁上。 

在主动命名为阿诗玛的故乡后，从石林县城出发，前往阿诗玛的故乡——阿着底，吃农家饭、观摩民族刺绣，晚餐后乘车

返回，成为阿着底村民间文化与旅游结合的基本模式。有学者认为:“阿着底村的刺绣产业发展以及由其带动的农家乐、民族歌

舞展演等活动不仅在乡村文化产业方面探索出了新的发展路径，而且也为传统的农业生产加入了新的内涵，使该村的产业结构

得到了合理的调整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17］以刺绣产业为核心，阿着底试图以“农家乐+刺绣产业+歌舞展演”来开掘乡

村文化旅游的路径，也预示着一种重建“新耕读传统”的可能性。 

(三)阿诗玛与石林彩玉的新故事 

石林彩玉是石林地区所产，具有独特绚丽多彩颜色和神奇迷离花纹的碧玉为主体的隐晶质石英类玉石。2017 年初，石林彩

玉地方标准颁布实施，石林彩玉成为云南省珠宝玉石界继黄龙玉之后第二个拥有地方行业标准的全新玉种。 

为把石林彩玉打造为石林文化产业的新品牌，自2015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火把节期间，石林县都组织彩玉展览，2016

年火把节期间，石林县设有5个彩玉展，分别是彝族第一村观赏石展、石林精品石展、美邑石奇石文化展、古玩奇石书画展和彩

玉展销一条街。为扶持彩玉的营销，节日期间所有商户都免费入展，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当地群众参观。县文产办2016年还组织

多家彩玉生产销售企业参加云南省文博会、泛亚石博会等省内外大型展会，大力宣传石林彩玉。2016年，石林石文化开发促进

会与石林会展中心先后举办了三次以彩玉为主的奇石、根雕、字画博览会。此外，在每年火把节和国庆节期间，还定期举办“石

林彩玉博览论坛”，进行理论研讨、经验交流会，不断提升彩玉加工的技能水平。石林县还组织云南省石产业促进会专家考察

组，先后四次对石林县内彩玉分布、产量、质地以及加工业现状进行考察，组织撰写了《石林彩玉考查报告》《石林彩玉储量

估算报告》等研究报告，彩玉商人们都期待着这块彩玉“小石头”和“大石头”(石林风景名胜区)一样扬名海外。 

在彩玉争取合法性身份的过程中，还与阿诗玛文化“嫁接”在一起，产生了“阿诗玛与彩玉”的新故事: 

“阿诗玛”是云南彝族分支撒尼姑娘的统称，石林彝族自治县是“阿诗玛”的故乡。当游客在石林风景区参观旅游，在奇

形怪状的“石林”中穿行，来到一个脚印形的石洞时，解说员会给你讲述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美丽忠贞的阿诗玛姑

娘被富家子弟阿支哥强行掠去囚禁的石牢。阿诗玛姑娘不恋富贵、不畏权势，时刻想念着青梅竹马的阿黑哥。富贵子弟阿支哥

用尽伎俩，拿出无数的财宝也无法征服阿诗玛的心。当阿黑哥得知阿诗玛被囚禁在石林石牢里时，只身闯到石牢前，飞起一脚

将石牢的石墙踢出个脚印形的洞口，进去将阿诗玛姑娘救出。阿黑哥这一脚踢出了无数碎石子，碎石撒遍了石林的漫山遍野，

在落地时沾染上了各种鲜花和绿叶的颜色和芳香，吸收了日月精华、大地之气，经过多年的地质变迁就形成了现在的石林彩玉。

有的碎石没有落地而是飞到了湖旁的石山上，堆积成一个背着背篓的女子，酷似阿诗玛姑娘。人们为了纪念忠贞美丽的阿诗玛

姑娘，也把石林彩玉称为“阿诗玛玉”。 

“阿诗玛玉”的故事出自文学想象，而下面这个故事，则是石林彩玉商人丁某为营销石林彩玉的经济谋划: 

“从考古的角度来说，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石林彩玉了。远古的时候它(石林彩玉)是打火石，那个时候石林彩玉就作为石

林人民生产生活的工具了。我们撒尼祖先对石林彩玉很崇拜。看到一个花花绿绿的石头，比如说热布巴拉家，他们家收集这种

好的彩玉石，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阿诗玛是幸福吉祥的象征。所以我们石林出了两种七彩的东西，一个是阿诗玛的头饰——

彩虹包头，一个是我们的石林彩玉。现在最多时有成百人、上千人和我们玩石林彩玉，这些人从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现在

买轿车、盖房子的很多，他们一年有10－20万的收入。他们很多年前开始捡石头，但是没有商业化运作，现在被炒热起来之后，

他们的收入增加了，就也算是扶贫贡献了。”① 

                                                                                                                                                                                              

②根据《阿诗玛》叙事长诗创作的《阿诗玛》壁画，艺术总监:毕文明;创作:赵光亮;色彩设计:金牛;绘画成员:赵光亮、金牛、

马树平、毕进文、王正学、毕文亮、李春、杨华林、娄学明、杨云春、普光辉等。 



 

 6 

三、文艺回乡:“新耕读传统”重建的一种可能 

费孝通先生对乡土中国的研究，志在富民，彭兆荣教授对“新耕读传统”的理论阐述，亦在弥合千百年来耕与读之间的“撕

裂”，使得读之传统能反哺耕的付出，达到惠民之目的②3。上述三个以“阿诗玛回家”为特征的“文艺介入”乡村的案例，从乡

村文化旅游、文化象征资本的营建与文化产业经济的探索三个维度，呈现出文艺介入乡村建设实现重建“新耕读传统”的可能

性。与文章开篇所提及的纯粹由外力介入乡村的实践案例相比，“阿诗玛回家”的案例，有以下特征: 

1．从介入主体来看，大糯黑村的阿诗玛文化旅游、阿诗玛故乡“阿着底”的命名，都以当地村民为实践的主体，阿诗玛与

石林彩玉的新故事，则由外来商人和本地村民共同来实施; 

2．从介入动机来看，本文所述的三个案例，主观上均是为了吸引游客，获得旅游经济收益，而客观上有传承文化的效果; 

3．从介入方式来看，本文所述的三个案例，所依托的阿诗玛文化，均是当地本有的文艺元素; 

4．从介入的时效来看，本文所述的三个案例，均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大糯黑村的阿诗玛文化旅游、阿诗玛故乡“阿着底”

的命名，都持续十多年。阿诗玛与石林彩玉的新故事，也有五年之久。其惠民效果也是循序渐进的。 

回到自2009年以来以石节子美术馆计划、许村国际艺术节、碧山丰年祭等为代表的艺术介入乡村的建设案例，学者的对比

研究发现:本地人发起进行的乡建，在熟人社会的村落更易获得理解和配合，外来人发起进行的乡建在获取信任方面需要一定时

间，且受政府影响较大。虽然艺术介入乡村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方面对当地有积极作用，但是也面临着诸如持续运营问

题、文创产品开发容易变成艺术家对本地资源的剥削问题、艺术介入成为剥削割裂地方社区的原罪［18］等新困境。 

基于“阿诗玛回家”的三个案例，本文提出“文艺回乡”与新耕读传统重建的可能性:与“艺术介入乡村”之乡建相比，“文

艺回乡”倡导以在地村民为主体，政府、艺术家、商人与村民协同，发掘本地文艺元素的当代价值，不急功近利，循序渐进，

不断摸索出符合本地实际的可持续性的文化产业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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